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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
子
．
天
地
》
中
講
述
了
這
樣
一
個
故
事
：

子
貢
到
南
邊
的
楚
國
遊
歷
，
返
回
晉
國
，
經
過
漢
水
的
南
岸
，
看
到
一
老
丈
正
在
菜
園
裡

整
地
開
畦
，
打
了
一
條
地
道
直
通
到
井
邊
，
抱
着
水
甕
澆
水
灌
地
，
吃
力
地
來
來
往
往
。
子
貢

說
：
如
今
有
一
種
機
械
，
每
天
可
以
澆
灌
上
百
個
菜
畦
，
用
力
很
少
而
功
效
明
顯
，
老
先
生
你

不
想
試
試
嗎
？
種
菜
的
老
人
問
道
：
那
應
該
怎
麼
做
呢
？
子
貢
說
：
用
木
料
加
工
成
一
種
叫
桔

槔
的
機
械
，
提
水
就
像
從
井
中
抽
水
似
的
。
種
菜
的
老
人
變
了
臉
色
譏
笑
道
：
我
從
我
的
老
師

那
裡
聽
到
這
樣
的
話
，
有
了
機
械
之
類
的
東
西
必
定
會
出
現
機
巧
之
類
的
事
，
有
了
機
巧
之
類

的
事
必
定
會
出
現
機
變
之
類
的
心
思
。
機
變
的
心
思
存
留
在
胸
中
，
那
麼
，
不
曾
受
到
世
俗
沾

染
的
純
潔
空
明
的
心
境
就
不
再
完
備
；
純
潔
空
明
的
心
境
不
完
備
，
那
麼
，
精
神
就
不
會
專
一

安
定
；
精
神
不
能
專
一
安
定
的
人
，
大
道
也
就
不
會
充
實
他
的
心
田
。

│

我
不
是
不
知
道
你
所
說
的
辦
法
，
只
不
過
感
到
羞
辱
而
不
願
那
樣
做
呀
。

有
些
不
可
思
議
是
不
是
？
子
貢
好
心
地
為
這
位
種
菜
的
老
人
提
出
了
這

樣
一
個
省
事
省
力
的
建
議

│
澆
水
用
上
抽
水
的
機
械
，
可
最
後
居
然
遭
到

了
這
樣
一
番
奚
落
，
真
的
是
好
心
被
當
作
驢
肝
肺
了
！
不
過
，
如
果
我
們
知

道
了
這
種
菜
的
老
人
是
怎
樣
一
種
人
，
或
許
便
能
心
平
氣
和
許
多
。
種
菜
老

人
是
什
麼
人
？
子
貢
回
到
魯
國
之
後
，
孔
子
告
訴
了
他
：
這
是
研
討
和
實
踐

渾
沌
氏
主
張
的
人
。

所
謂
渾
沌
氏
，
這
裡
應
該
是
莊
子
虛
擬
的
人
物
，
指
的
是
主
張
渾
沌
無

別
而
不
可
分
的
人
。
對
於
這
種
人
，
子
貢
的
認
識
是
：
他
們
內
心
世
界
深
不

可
測
德
行
淳
厚
而
又
完
備
，
功
利
機
巧
必
定
不
會
放
在
他
們
那
種
人
的
心
上

，
是
聖
人
中
的
聖
人
。
孔
子
的
評
價
則
是
：
他
們
這
些
人
了
解
自
古
不
變
渾

沌
無
別
的
道
理
，
但
卻
不
懂
得
需
要
順
乎
時
勢
以
適
應
社
會
的
變
化
；
他
們

善
於
自
我
修
養
調
理
精
神
，
但
卻
不
善
於
治
理
外
部
世
界
。
對
於
一
般
人
來

說
，
他
們
主
張
和
修
養
方
法
實
在
難
以
了
解
。

有
鑒
於
此
，
我
們
不
禁
要
問
：
種
菜
老
人
真

的
是
聖
人
中
的
聖
人
嗎
？
答
曰
：
其
實
未
必
。

給
菜
園
子
澆
水
，
捨
棄
已
經
發
明
的
高
效
率

的
抽
水
機
械
桔
槔
不
用
，
而
一
定
要
抱
着
水
甕
吃

力
地
來
回
，
顯
然
是
極
不
明
智
的
做
法
。
至
於
說

到
之
所
以
拒
絕
桔
槔
，
乃
是
因
為
一
旦
用
上
了
它

﹁必
定
會
出
現
機
變
之
類
的
心
思
﹂
，
令
﹁心
境

就
不
再
完
備
﹂
，
讓
﹁精
神
不
能
專
一
安
定
﹂
，

並
最
終
導
致
﹁大
道
﹂
不
能
﹁充
實
他
的
心
田
﹂

更
是
荒
唐

│
因
為
水
甕
大
概
也
應
該
算
在
機
巧

之
列
吧
？
因
此
，
假
如
真
正
拒
絕
機
巧
，
不
就
應
該
連
水
甕
也
予
以
拒
絕
？

甚
至
整
地
開
畦
也
應
該
拒
絕
，
因
為
這
說
到
底
也
是
人
們
提
高
生
產
率
的
﹁

機
巧
﹂
性
質
的
行
為
吧
？
徹
底
的
棄
聖
去
智
，
或
許
就
應
該
是
不
事
稼
穡
，

茹
毛
飲
血
，
與
禽
獸
一
樣
隨
機
啃
噬
樹
皮
草
根
野
菜
種
子
。
換
言
之
，
水
甕

與
桔
槔
不
過
是
﹁五
十
步
﹂
與
﹁一
百
步
﹂
的
關
係
罷
了
，
因
此
，
你
有
什

麼
值
得
驕
傲
的
？
你
又
有
什
麼
資
格
奚
落
他
人
？
當
然
，
也
正
因
為
這
個
，

孔
子
的
評
價
中
，
﹁不
懂
得
需
要
順
乎
時
勢
以
適
應
社
會
的
變
化
﹂
，
也
就

成
了
對
種
菜
老
人
之
流
最
為
尖
銳
的
批
判
。

事
實
上
，
今
天
人
類
所
有
的
發
明
創
造
我
們
幾
乎
都
可
以
把
它
們
歸
在

機
巧
之
列
；
並
且
，
也
不
管
我
們
是
否
喜
歡
與
承
認
，
正
是
這
些
機
巧
的
發

明
創
造
，
極
大
地
改
變
了
我
們
的
生
活
，
也
改
變
了
這
個
世
界
，
使
我
們
與

我
們
的
朋
友

│
各
類
動
物
拉
開
了
距
離
，
成
為
宇
宙
的
精
靈
。
所
以
，
拒

絕
機
巧
，
也
就
是
拒
絕
文
明
與
進
步
。
而
換
一
個
角
度
來
說
，
雖
然
機
巧
的
發
明
確
實
也
帶
來

了
一
些
問
題
，
可
畢
竟
﹁利
﹂
大
於
﹁弊
﹂
，
所
以
，
真
正
拒
絕
並
希
望
回
到
從
前
的
人
總
是

少
數
乃
至
極
少
數
。

│
電
視
，
是
不
是
屬
於
機
巧
？
冰
箱
是
不
是
屬
於
機
巧
？
電
腦
是
不
是

屬
於
機
巧
？
自
行
車
、
摩
托
車
、
汽
車
、
飛
機
是
不
是
屬
於
機
巧
？
甚
至
與
電
燈
、
自
來
水
與

鍋
瓢
碗
灶
、
衣
帽
鞋
襪
，
無
一
例
外
恐
怕
都
屬
於
機
巧
吧
？
我
們
有
誰
願
意
拒
絕
？
又
有
誰
能

夠
拒
絕
？

時
代
在
變
，
社
會
在
變
，
世
界
在
變
，
因
此
，
我
們
的
思
維
方
式
與
思
想
觀
念
也
應
該
跟

着
變
。
如
果
我
們
總
是
沉
溺
在
對
過
去
時
代
的
無
限
懷
念
與
嚮
往
之
中
，
並
因
此
拒
絕
﹁機
巧

﹂

│
也
不
管
是
﹁具
象
﹂
的
，
還
是
﹁抽
象
﹂
的
；
﹁物
質
﹂
的
，
還
是
﹁精
神
﹂
的
，
就

是
拒
絕
變
革
，
拒
絕
進
步
，
而
其
結
果
也
只
能
是
被
時
代
所
拋
棄
、
被
世
界
所
拋
棄
。

天下之大，
無奇不有。南京
鼓樓區有一對結
婚四十多年的八
旬老夫妻，相濡
以沫，十分恩愛

。而近兩年，老太太因病失明後，心理
有了變化，終日疑神疑鬼，為防老伴對
她不忠，居然在門上裝了七把鎖，睡覺
時，又在老伴身上鎖了三把鎖。老爺子
為表忠心，竟情願被她 「上鎖」。（二
○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揚子晚報》）
為保護 「愛情」裝鎖，不算太稀罕，也
是 「古已有之」，但裝這麼多把倒是世
上少見，南京這位老太太或可申請世界
健力士紀錄。

說到創紀錄，巴黎有一座著名的 「
愛情橋」，建於一八○二年，連接着羅
浮宮博物館和法蘭西學院，橋上有多達
七十萬把愛情鎖，其總重量已達到九十
三噸，相當於二十頭大象，創造了世界
之最，成為許多去巴黎旅遊者的必去之
地。但不妙的是，愛情鎖還在不斷增加
，古橋已難負其重，面臨坍塌風險。可
又沒人敢提議拆除那些愛情鎖，因為似
有褻瀆愛情之嫌，誰也不願意當惡人，
尤其是在浪漫之國。

在咱們國內，也有不少地方都有愛
情鎖。最著名的是在黃山上的光明頂，
護欄鐵鏈上隨處可見環環交扣鏽跡斑斑
的鎖，相愛的人們在這裡繫上連心鎖，
許下美好祝願後，將鑰匙拋下懸崖，意
味着兩人永結同心，永愛不悔。不過說

句掃興的話，繫了愛情鎖的青年男女，後來分手的也不
少。可見，為 「愛情」裝鎖是靠不住的。

捍衛愛情，防止外遇，是古今中外無數夫妻心中的
頭等大事。人們想了很多辦法，採取很多措施，似乎效
果並不那麼理想。

中世紀的歐洲，商人們要外出經商，一去就是一年
半載，怕家裡的嬌妻難耐寂寞，出現外遇，就想出主意
，給妻子裝上貞操鎖或貞操帶。這是對女性精神和肉體
的雙重摧殘，而且也沒達到預想的效果，薄伽丘的《十
日談》裡邊就講了不少戴了貞操鎖的女子仍想法搞婚外
情的故事。直到十九世紀，才逐漸取消了這一陋習。

在中國也有類似的發明。《漢書》卷九十七《外戚
傳》記載：漢昭帝時，權傾朝野的國舅霍光想讓皇帝只
寵幸皇后並生下兒子，於是左右迎合其意，要求其他嬪
妃必須穿上窮絝，並且不得接近皇帝。窮絝，指前後均
有東西擋住，而且繫帶很多的一種皮製內褲，極不方便
解下。遺憾的是，專寵一身的皇后還是沒有生下一男半
女。

試圖鎖住 「愛情」，在四大名著裡也有不少描述。
《水滸》裡，武松要出差，擔心風流成性的嫂嫂紅杏出
牆，臨行前專門叮囑哥哥晚出早歸， 「籬笆紮得緊，野
狗鑽不進」。可到末了，還是沒鎖住野性的潘金蓮，不
僅給武大郎結結實實戴了頂綠帽子，最後還勾結西門慶
要了親夫的性命。《紅樓夢》裡，任鳳姐如何精明、潑
辣，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仍無法鎖住賈璉，他一有機
會就去拈花惹草，遺愛無數，把鳳姐氣個半死。

如今，鎖住愛情、保衛婚姻還是家庭的重要課題。
那些互不放心的夫妻，檢查手機短信，查閱電話紀錄，
控制兜裡鈔票，不時班上查崗，請私人偵探跟蹤，什麼
辦法都用盡了，可是，外遇的事還是一年比一年多。人
只要想出軌，那辦法就多得是，花樣翻新，防不勝防，
因此而勞燕分飛的男女也與日俱增。

男女雙方互相忠誠，是婚姻的第一要義，做到這一
點是夫妻雙方的共同責任與起碼要求。但理論是一回事
，現實又是一回事，倘若真的其中一方移情別戀，無可
救藥，那就不要勉強湊合，同床異夢，還是早分早好。
硬綁在一起，即使再加幾把鎖，鎖住人鎖不住心，婚姻
也是名存實亡。

在愛情婚姻問題上，鎖住心遠比鎖住人更重要，而
鎖住心貴在自覺自願。

這會兒在西安出差，頭
一回來。陝西籍作家賈平凹
在《西安這座城》曾寫道：
「西安這座城，做過十三個

王朝的首都。見證過漢唐盛
世的輝煌，也目睹過國破城
蕪的悲涼；曾有過商賈雲集

、宮闕萬幢的盛況，也有過荊棘成林、戶不滿百的衰
頹。殘破也好，熱鬧也罷，西安總是中國歷史的中心
和焦點，無數人矚目，無數人嚮往。」果然，一下飛
機，便覺得那股深厚歷史的陳舊味兒撲面而來。

西安，古稱長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城市。 「
八川分流繞長安，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曾作為中
國首都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一千一百多年，
包括周、秦、漢、隋、唐在內的十三個朝代在此建都
，幾乎涵蓋了明清以外的所有古代盛世。論歷史底蘊
，還沒有哪座城市可以與西安齊肩。也難怪賈平凹會
說，要了解中國的近代文明得去北京，要了解中國的

現代文明得去上海，而了解中國的古代文明卻只有去
西安了。

光是從唐詩的字裡行間，便能瞥見西安曾經的輝
煌。白居易寫 「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
，猶如棋盤般的街道規劃，足見雄偉；韓愈說 「長安
百萬家，出門無所之」，呵，原來西安當年就有數百
萬人口了；杜甫說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
人」，西安自古就出美女哩。然而，李白的 「總為浮
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白居易的 「回頭下望
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杜甫的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又道出當年繁華衰退後的悵然。

當然，西安城中，最能直接體現古都韻味的，要
數那一排排建立於明朝洪武年間、至今仍赫然完整的
古城牆了。賈平凹在《西安這座城》裡這樣描寫： 「
它的城牆赫然完整，獨身站立在護城河上的吊板橋上
，仰觀那城樓、角樓、女牆垛口。」穿過拱形城門，
伸手觸摸厚重的牆瓦，看腳下踩得發亮的石磚，彷彿
當年古老的歷史穿插於現代的日常生活中，變得觸手

可及。所以，賈平凹儘管數次搬家，卻總樂意在靠近
城牆的地方住，因為城牆的周邊，總能與歷史對話，
尋回當年生活的模樣， 「去那喧聲騰浮的鳥市、蟲市
和狗市，或是趕那黎明開張、日出消散的露水市場，
去城河沿上看那練習導引吐納之術的漢字，去古舊書
店攤購買幾本線裝的古籍，去寺院裡拜訪參禪的老僧
和古高的道長，去樓房的建築工地的土坑裡撿一堆稱
之為垃圾文物的碎瓷殘片。」

無數的歷史故事散落在風中。看氣勢龐大的秦陵
兵馬俑，遙想當年秦始皇一統天下的威武；驪山上，
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以博褒姒嫣然一笑；華清池畔， 「
溫泉水滑洗凝脂」，唐玄宗與楊玉環還在綿綿無絕期
地相愛；大雁塔下，西天取經歸來的唐玄奘在譯經習
佛；大明宮裡，窺探太平公主秘史……或許也正因歷
史韻味太過濃重，所以西安人骨子裡總透露着一股 「
老子以前牛多了」阿Q似的傲氣。

其實，當真正置身於西安，要想用千字描述這座
古老質樸又恢弘的城市樣貌，簡直是一項自我設限、
難以克服的屏障。是鐘樓那悠揚的晨鐘，是秦陵兵馬
俑生動各異的神態，是回民街飄出的肉夾饃香氣，還
是那豪邁的 「三千萬老陝共吼秦腔」？語言在此時顯
得如此蒼白無力，唯有調動一切感官來體會她散發出
的悠悠文化氣息。

﹁老
月
亮
﹂
不
是
旁
人
的

概
括
，
而
是
董
橋
的
自
況
。
翻

開
散
文
集
《
舊
時
月
色
》
，
起

首
就
是
董
橋
自
撰
的
《
為
一
輪

老
月
亮
寫
序
》
。
序
言
從
老
戲

、
老
電
影
說
起
，
繼
而
提
到
他

的
那
枚
閒
章
﹁董
橋
痴
戀
舊
時

月
光
﹂
，
又
想
起
陸
游
那
句
﹁

人
間
萬
事
消
磨
盡
，
唯
有
清
香
似
舊
時
﹂
，
文
集
的

題
名
《
舊
時
月
色
》
就
呼
之
欲
出
了
。

在
《
媚
香
樓
裡
的
捉
刀
人
》
一
文
中
，
董
橋
談

起
自
己
中
文
底
子
的
淵
源
時
說
，
﹁舊
時
月
色
都
有

纖
秀
的
柳
梢
相
伴
，
人
在
朦
朧
的
月
光
下
，
兩

步
就
進
入
唐
詩
宋
詞
的
境
界
裡
﹂
。
由
此
看
來

，
董
橋
那
輪
老
月
亮
只
是
一
個
鏡
像
，
映
照
出

的
則
是
中
華
文
化
傳
統
之
美
。
他
的
痴
迷
，
其

實
是
沉
於
文
心
、
潛
於
藝
海
的
執
著
，
是
不
戀

奇
技
、
不
廢
新
聲
的
超
逸
。

《
舊
時
月
色
》
，
自
然
是
流
年
懷
舊
一
類

的
文
字
。
逐
篇
看
來
，
一
派
淡
雅
古
樸
，
滿
紙

書
香
清
芬
，
念
念
不
捨
舊
情
，
每
每
沉
醉
幽
夢

。
在
他
筆
下
，
良
師
益
友
古
道
熱
腸
，
芳
鄰
同

好
性
情
率
真
，
騷
人
墨
客
風
流
蘊
藉
，
儒
商
名

伶
志
存
高
遠
。
度
其
情
懷
，
浪
漫
似
花
式
調
酒

，
不
避
風
月
情
濃
；
淡
雅
如
陸
氏
煎
茶
，
何
妨

珍
鮮
馥
烈
；
觀
其
文
字
，
清
淺
處
可
見
魚
蝦
戲

水
，
深
沉
中
如
聞
鐘
磬
和
鳴
。
董
橋
懷
舊
，
懷

得
堅
貞
、
執
拗
，
毫
不
諱
言
自
己
是
文
化
遺
民

。
﹁文
化
遺
民
講
品
味
，
養
的
是
心
裡
一
絲
傲

慢
的
輕
愁
：
急
管
繁
弦
雜
梵
聲
，
中
人
如
夢
又

如
醒
；
欲
知
此
夜
愁
多
少
，
試
記
街
前
長
短
更

。
﹂
（
《
舊
日
紅
》
）
﹁我
是
舊
派
的
人
，
窗

竹
搖
影
、
野
泉
滴
硯
的
少
年
光
景
揮
之
未
去
，

電
腦
鍵
盤
敲
打
文
學
的
年
代
來
了
，
心
中
嚮
往

的
竟
還
是
青
簾
沽
酒
、
紅
日
賞
花
的
幽
情
。
﹂

（
《
養
起
一
縷
乾
坤
清
》
）
就
這
樣
，
﹁還
嫌

自
己
舊
得
不
夠
地
道
﹂
，
謙
謙
聲
言
自
己
只
算

是
一
個
﹁半
吊
子
舊
派
人
﹂
。

同
樣
是
懷
舊
，
董
橋
的
思
緒
晴
柔
，
文
筆

雋
永
，
感
覺
不
到
傷
春
的
沉
吟
，
悲
秋
的
哀
嘆

，
更
沒
有
矯
情
的
黏
滯
。
在
他
的
懷
想
中
，
﹁

青
澀
的
歲
月
常
常
是
一
生
人
最
緬
念
的
歲
月
。

未
必
都
是
密
樹
濃
蔭
、
遠
山
含
翠
的
金
粉
記
憶

；
也
許
是
一
個
看
雲
的
心
願
在
嚴
師
的
書
齋
裡
破
滅

，
也
許
是
一
次
黃
昏
的
約
會
在
聽
雨
的
殘
荷
邊
落
空

，
幾
十
年
後
對
着
飄
霜
的
兩
鬢
細
細
回
想
，
心
中
塵

封
的
懊
恨
一
瞬
間
竟
給
冉
冉
飄
起
的
暖
意
蓋
掉
了
。

那
其
實
是
近
乎
淺
薄
庸
俗
的
意
興
，
經
歷
了
一
代
一

代
人
的
渲
染
，
中
外
追
憶
幼
年
往
事
的
不
少
創
作
，

卻
依
然
打
破
時
空
撩
起
無
盡
的
感
動
。
﹂
（
《
古
廟

》
）

西
洋
腔
有
一
點
，
但
也
被
唐
風
漢
韻
給
浸
透
了

，
是
讓
毛
筆
給
同
化
了
的
鵝
毛
筆
。
查
爾
斯
彈
的
明

明
是
蕭
邦
的
曲
子
，
在
他
聽
來
，
﹁W

altzes

潺
潺
流

出
姜
白
石
的
小
令
﹂
，N

octurne

幻
化
為
尋
尋
覓
覓

纏
纏
綿
綿
的
驚
夢
：
﹁那
人
卻
在
燈
火
闌
珊
處
﹂
！

有
學
者
評
價
董
橋
是
﹁一
位
喝
足
了
洋
墨
水
，
又
在

洋
場
上
徜
徉
的
文
人
，
骨
子
裡
卻
十
分
的
中
國
，
文

章
散
淡
雅
致
，
有
古
色
古
香
之
氣
﹂
。
﹁他
國
學
根

底
好
，
又
通
曉
洋
文
，
融
會
貫
通
中
西
文
化
，
兼
有

英
國
散
文
的
淵
博
、
雋
永
、
幽
默
，
以
及
明
清
小
品

的
情
趣
、
靈
動
、
智
慧
﹂
。

民
國
味
倒
是
很
濃
，
卻
既
非
秦
淮
河
畔
的
六
朝

金
粉
，
也
非
上
海
灘
頭
的
十
里
洋
場
，
而
是
清
齋
雅

舍
的
一
簾
幽
夢
。
他
筆
下
的
蕭
姨
和
雲
姑
，
一
個
是

愛
穿
粉
藍
旗
袍
的
風
韻
徐
娘
，
一
個
是
攏
着
及
腰
長

辮
的
花
季
少
艾
，
儘
管
身
在
南
洋
，
因
緣
各
有
款
曲

，
但
那
股
子
民
國
女
子
的
淡
雅
情
態
，
卻
都
像
素
描

的
仕
女
一
樣
可
憐
可
嘆
。
這
大
約
與
他
﹁

西
行
不
崇
洋
、
東
來
不
泥
古
﹂
的
閱
歷
有

關
。
從
南
洋
到
台
灣
，
由
倫
敦
到
香
港
，

再
到
內
地
，
一
路
上
，
尋
真
攬
勝
，
拜
尊

訪
舊
，
賞
鑒
字
畫
，
把
玩
古
董
，
回
望
家

國
，
憶
念
師
友
，
月
色
或
濃
或
淡
，
情
思

或
近
或
遠
，
忘
不
了
的
前
塵
往
事
，
說
不

完
的
舊
雨
新
知
，
直
把
人
心
頭
灑
滿
了
花

影
月
暈
，
山
光
煙
嵐
。
董
橋
說
﹁文
字
下

酒
，
吃
得
風
流
﹂
，
這
樣
的
文
字
，
真
的

可
以
拿
來
佐
酒
了
。

文
字
是
寫
給
人
看
的
，
辭
達
意
盡
則

止
，
絮
煩
令
人
生
厭
，
所
以
文
化
學
者
歷

來
崇
尚
洗
練
。
但
洗
練
尤
須
去
蕪
存
菁
，

拔
萃
提
純
，
從
而
盡
顯
意
趣
盎
然
、
情
理

通
透
之
美
。
魯
迅
的
雜
文
短
小
精
悍
，
但

卻
像
匕
首
、
投
槍
一
樣
具
有
驚
世
駭
俗
的

穿
透
力
。
董
橋
不
是
魯
迅
，
他
的
散
文
倒

像
是
紅
泥
小
火
爐
，
暖
意
在
懷
，
愜
意
在

心
，
有
一
種
不
溫
不
火
的
恬
適
。
更
像
陳

年
老
酒
浸
出
來
的
醇
香
，
讀
來
情
致
綿
綿

而
不
冗
長
，
空
靈
出
塵
而
不
沉
悶
。
在
《

古
廟
》
裡
，
他
以
中
小
學
生
的
視
角
，
窺

探
﹁煒
師
父
﹂
與
桂
香
嫂
偷
情
的
故
事
，

區
區
不
過
四
個
頁
面
，
情
感
的
厚
重
卻
不

亞
於
一
篇
經
典
小
說
。
在
《
書
房
階
前
的

花
影
》
中
，
他
夾
議
：
﹁文
字
以
經
世
致

用
之
學
為
根
基
，
當
然
要
比
一
味
空
疏
虛

無
可
取
。
詩
詞
古
文
打
底
是
成
長
的
養
分

，
更
是
人
生
文
化
生
活
品
味
情
趣
之
所
自

；
但
真
正
足
以
構
成
實
學
的
，
畢
竟
不
是

清
風
明
月
。
文
章
求
簡
潔
，
其
實
也
是
訓
練
思
路
清

楚
、
說
理
明
白
、
狀
物
準
確
的
法
門
。
﹂
在
《
媚
香

樓
裡
的
捉
刀
人
》
中
，
他
放
言
：
﹁語
言
文
字
是
懷

舊
的
九
曲
橋
，
通
不
到
《
史
記
》
的
殿
堂
上
也
會
通

到
曹
操
的
銅
雀
台
邊
，
通
到
一
百
零
八
條
好
漢
的
刀

光
血
影
之
中
，
甚
至
通
到
史
湘
雲
的
酒
杯
裡
。
然
後

是
林
琴
南
的
生
花
譯
筆
。
然
後
是
鴛
鴦
蝴
蝶
的
舊
時

月
色
。
然
後
是
巴
金
的
深
深
庭
院
。
然
後
是
沈
從
文

的
山
鄉
黃
昏
。
然
後
是
朱
自
清
的
秦
淮
背
影
。
然
後

是
謝
冰
心
的
問
暖
噓
寒
。
然
後
是
張
愛
玲
的
流
金
歲

月
。
﹂
如
今
人
皆
愛
談
穿
越
，
讀
過
這
段
話
後
感
覺

如
何
？
語
言
文
字
的
奇
妙
之
趣
，
都
讓
他
說
盡
了
，

又
豈
是
遊
戲
人
生
之
類
的
穿
越
所
能
比
擬
的
？

無法拒絕的 「機巧」 嚴 陽滿
園
春
色

﹁鎖
﹂
不
住

齊

人

穿越西安 管 樂文圖

董橋和他的老月亮
貝一中

近日有消息稱，內地電視劇
《奶爸．當家》使出防毒第一招
：演員進組先 「驗尿」再談片酬
，藝人簽約保證拍攝、播出期間
不吸毒、不惹事，否則 「賠償雙
倍片酬」。《奶爸．當家》的幾

個主演者先後晒出了自己的驗尿單，表示 「第一次遇到
拍戲要驗尿」。而該劇製片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對
自己這一 「吃螃蟹行為」很無奈。但是，業內人士幾乎
一邊倒地為這一在內地首開先例的 「驗尿拍戲」行為叫
好，更有人稱 「哪怕是炒作，這次也是讓人認同的」。

驗尿 「防毒」本來是體育競技比賽中必要的一課，
這是為了保證比賽的公平公正。而今，娛樂圈也要上這
一課，演員進劇組不僅要簽道德協議，還要進行驗尿，
以防帶毒 「劣跡藝人」進入劇組。儘管拍戲先 「尿檢」
，有娛樂成分，但這也是製片方防止投資打水漂的一根
稻草，業內是比較認同的。因為演員拍戲不只是為藝術
負責，更要為製片方的投資負責，演員本來就應該具有
這種負責精神。藝人也是人，是人就要學會做人，做人
比從藝更重要，然而，一些藝人連做人都做不好，怎麼
能從藝呢？藝人要講藝德，就必須自尊自重自愛。

演員是一種體面的文化職業，因為演員用自己的表
演在傳播正能量，在傳播積極健康的文化。所以，做演
員就要對得起 「演員」這個稱謂，正如著名演員李雪健
所言， 「做了演員，就別糟蹋這名字。」但是，一個不
爭的事實是，有些演員正在糟蹋 「演員」這個名字。有
些演員剛拍了幾部戲，尾巴就翹起來了，不知天高地厚
，要麼牛氣哄哄耍大碗，要麼吸毒嫖娼，彷彿地球都放
不下他了，一個 「劣跡藝人」有什麼狂妄的！ 「劣跡藝
人」連做人都成問題，還演什麼戲！封殺 「劣跡藝人」
儘管有些不妥當，但也沒有人會支持 「劣跡藝人」出來
傳播垃圾文化！

拍戲要驗尿，演員更須自重。演員只有當自己自尊
自重自愛了，才能傳播正能量。但是，演員的行為法律
能管道德能管，唯有投資者或劇組管不了。為了彌補這
一缺憾，劇組要演員驗尿要演員簽道德協議，這只是一
種治標之策，只能是給投資人增加一點保險系數。有資
料顯示，荷里活是有電影保險制度的，演員須向保險公
司購買拒絕毒品的保險合同，如果演員沒有拒毒保險，
劇組就不敢用。所以，內地劇組驗尿 「防毒」不是自己
的創意，也是學習荷里活的經驗。只是我們也應該學習
人家制定規範的防範 「劣跡藝人」的制度，因為只有制
度才能真正規範演員的行為，畢竟劇組是一個臨時的鬆
散組織，權利有限，讓演員驗尿恐怕就涉嫌權利越界。
在一個法治社會，應以合法遏制非法，不能以非法遏制
非法。

拍戲驗尿 冀北仁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燈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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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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